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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湖泉：舞台剧别让多媒体
喧宾夺主

“现在不少舞台剧都存在这个
问题：当舞美解决不了的时候，就靠
多媒体了，就靠视频了。那还看什么
舞台剧，不就跟看电影一样了？”

——7 月 4 日《北京日报》 国
家艺术基金 2018 年度滚动资助项
目《国之当歌》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举
办。会上，不少专家谈到了现在舞
台剧制作的一个弊病：舞台上太多
多媒体视频，反而影响剧目的呈
现。中央歌剧院一级导演王湖泉直
言，现在都讲究“混搭”，结果搭进来
的视频信息量太大，反而喧宾夺主，
影响角色的表演和音乐的呈现，观
众没法感受舞台戏剧本身的魅力
了。

●项兆伦：非遗保护的基本立足点是
其生命力

“非遗不是文物，非遗是在能动的实践
中传承发展的文化传统；非遗保护的基本
立足点是确保非遗的生命力，实现可持续
传承和发展；努力实现传承非遗与改善生
活、丰富生活的统一，提升年轻一代对非遗
重要性的认识和参与积极性。”

——7月10日《光明日报》 要形成良
好的社会氛围和消费环境，让非遗传承人
有尊严、有收入，非遗才能重现活力和生
机，才能做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
而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
采。近日，由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支持，中
国传媒大学承办的 2018 非遗传播专题研
讨会上，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项兆伦表示，
非遗保护的政策和措施是要增强传承活力
与后劲。

●施战军：“90 后”作家是正
在成长的文学力量

“‘90 后’作家的写作源自
天真，又能正视自己的生活，没
有太多的‘妄念’和姿态性的宣
言，显示出这一代人不同的思
维方式。”

——7 月 9 日《 西 安 晚
报》 日 前 ，由 中 国 作 家 网 、

《作品》杂志社共同主办的“90
后 ：正 在 成 长 的 文 学 力 量 ”研
讨 会 在 北 京 举 行 。 文 学 评 论
家施战军在现场这样形容“90
后”文学写作，“张牙舞爪的猴
子 其 实 都 是 沉 默 大 象 的 化
身 ”，今 天 看 到“90 后 ”作 家 的
作品，感觉到中国文学确实是
代代不息。

◤
二 刺绣与刻瓷，磨的不仅是技术，也是心性。朱友麟存世的照片很少，但都能从质朴的

穿着里看到他深沉内敛的气韵，这或许就是一种境界吧。

◤
一 刻瓷被称为“瓷面上的刺绣艺术”，是绘画与錾刻相结

合的技艺，是以刀代笔的书法绘画艺术。这需要扎实的书
法绘画基础、独到的艺术眼光以及耐得住寂寞的心性。

●邱华栋：只要语言不死
文学就会永存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们
通过语言来讲故事，来保持生
活景观和想象力。伴随着网络
文学蓬勃发展，只要语言不死，
文学就会永存。”

——7 月 9 日《北京青年
报》 2018 第二届中国“网络
文学+”大会启动仪式日前在
京举行，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
长、作家邱华栋在会上表示，当
下小说传播的电子化、网络化
是一个趋势，众多媒体的互动
和传播非常有利于文学的繁荣
发展。而且，网络作家的写作
也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有深
度、有责任、有担当。

◤
三 优秀的刻瓷艺人，必须要兼具陶瓷、绘画、书法及篆刻等多种知识，这就使得刻瓷艺术

的传承非常不易。

文风无小事。近期“跪求体”
“哭晕体”“吓尿体”等浮夸自大文
风频现，消解媒体公信力，污染舆
论生态，扭曲国民心态，不利于成
风化人、凝聚人心、构建清朗网络
空间。（7月2日人民网）

最近在网上，“美国害怕了”
“日本吓傻了”“欧洲后悔了”之类
的文章，总能赚取大量点击。这
种“浮夸体”文章，表面上看似赞
扬国家强大，实则“高级黑”，不仅
无法增强国人自信心，反而适得
其反，浮夸文风着实害人害己。

浮夸文风的形成有着复杂的
成因。首先是制造者惟点击量是
瞻的趋利心态所致。浮夸型文章
的始作俑者有两种人，一种是腹
中空空却想充当意见领袖者，他
们以说大话、吹大牛的方式，实现
拉大旗作虎皮的目的——用大数
据、大场面、大“格局”去“吓”住受
众，让对方关注自己、信任自己、
崇拜自己，为的是“我发声你得
听”，此种人可恶；另一种则是揣
着明白装糊涂的人，他们直接把

“标题就要一惊一乍，事实就要似
是而非”当作信条，其键盘下的

“爆款”打造过程，满满都是套路：
首先甩出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
标题，然后是情绪高亢、用词夸
张，问号和感叹号频出的行文，最
后用含糊不清的论据来印证自己
先前提出的各种雄壮论点，得出
不靠谱却气壮山河的结论，此种
人可怕。这两种人的共同点是没
有道德下限，为了获取点击量和
打赏等“钱”途，想尽办法把文章
推送给尽可能多的受众，尤其是
文化层次较低的群体，其后果是
让这些阅读者形成好高骛远、夜
郎自大的心态，严重者甚至会使
国家名誉陷入捧杀陷阱。

其次是受众的“自嗨”情绪所
致。近两年来，“有一说一”的媒
体往往面临着明显的孤单寂寞冷
的境遇，因为不知从何时起，群众
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本来有
集体自豪感是好事，但如果其中
掺杂了自满自负，那么这种情绪
就十分有害了。如果说过去广受
诟病的是板起面孔的“八股文
风”，那现在应该警醒的便是这种
一味盲目乐观的自大情绪。在网
络讯息体量巨大、各种冲击眼球
的文字扑面而来的情况下，客观
冷静严谨的文风很难吸引住受众
的目光，似乎只有口气超大，语气
超强，才是对读者（或者说粉丝）
真诚投入的“共情”。

因此，若想矫正浮夸文风首
先要知其害。一个时代的文风，
往往折射出的是整个时代的社会
风貌，也是社会的风向标和晴雨
表。因此，浮夸文风带来的危害
绝不仅仅是让人轻信、自满那么
简单，它会导致社会陷入信息碎
片化、思维程序化的认知闭环，甚
至成为阅读受众的“迷魂汤”“致
幻剂”和社会的“分离器”。以自
我标榜换来的所谓自信与自豪，
并不会给国民赢来任何的尊重，
反而遮住了人们知己知彼、发现
不足迎头赶上的视线和眼量。其
害重于疫、猛于虎。

知其害之后，更要知道如何
除其害。要打造简单明了好文
章，开门见山、删繁就简，用最清
晰扼要又接地气的语言让人“懂”
才是正途，故意云山雾罩以显示
自己的“高大上”尤不可取。此
外，任何时代，一篇值得看的文章

“真”字不能丢，最好听的话，是真
话，最好看的新闻，是真事。一篇
真正的“雄文”，靠的绝不是自吹
自擂和华丽辞藻，而是真实可信。

告别浮夸，真实准确，用心打
造的文章才是好文章，满怀诚意
的文风才是好文风。

偶然间翻到一本旧书，名字叫《旧都文物略》。该书记述的多为老北京历史掌故、园林建筑

以及器作、风俗等，虽是故文旧事，也颇有嚼头。

我在书里见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他就是我去年参与编纂《中国工匠·河北卷》一书时，曾查

找和撰写过人物小传的朱友麟。因为历史资料极为有限，当时很是费力费心。尽管如此，朱友

麟这位鲜为人知的刻瓷大匠的历史原貌，在书中渐渐清晰起来，称他为中国近代瓷器艺术史上

的佼佼者，绝不为过。

刻瓷，就是取白瓷胎体细腻者，
以金石錾刀为笔，于瓷胎器表刻划、
凿镌各种形象和图案。

我曾在宜兴看到过在紫砂壶烧
制之前的胎体上，刀笔錾刻；也曾在
磁州窑目睹线条在瓷器上韵律般舞
蹈；还曾在曲阳亲自感受用锤及錾在
大理石上石屑纷飞的场面⋯⋯但这
种在已经烧制成型的素色白瓷表面，
集笔、墨、色、刀为一体，或婉转刻划、
或直笔凿镌，置山水、花鸟、鱼虫、人
物及书法于其上，疏密有致、豁然开
朗的技艺，却极为少见。

《旧都文物略》记述也很简略，在
《技艺略》中仅 53 字：“刻瓷以朱友麟
为最著，世居北平，设馆厂肆，曰师古
斋。用钻石刻仕女眉目衣折，用錾刀
攒山石树木，均极工。皴染处，如写
纸上，出自天然。”

朱友麟虽世居北京，却是河北冀
中地区人氏，1883年生。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顺天
府尹陈壁在北京承办工艺学堂，又称
农工学堂，设有雕漆、刺绣、镌瓷等
科，19岁的朱友麟考入学堂镌瓷科。

农工学堂镌瓷科，所教的就是刻
瓷技术。刻瓷被称为“瓷面上的刺绣
艺术”，是绘画与錾刻相结合的技艺，
是以刀代笔的书法绘画艺术。这需
要扎实的书法绘画基础、独到的艺术
眼光以及耐得住寂寞的心性。

农工学堂，是个半工半读性质的
学校，特聘当时上海刻瓷名家华约三
为教习，学生约二十人。华约三的生
卒年代不详。朱友麟是幸运的，华约
三能从上海被特意邀请来做教师，可
见除刻瓷技艺非同一般外，他也有着
一定的文化和理论水平，这不会只是
一般匠人出身那么简单。当时的刻
瓷技艺，不独南方，北方也有相对比
较成熟的体系，只是在刀工用法与风
格上，南北方就有着很大差异。

从艺术源头上讲，很多专家推
测，我国在秦汉时期已经开始出现
剥凿瓷釉的艺术，称为“剥玉”，也算
是刻瓷技艺的萌芽。魏晋以后，制
瓷业发展迅速，瓷器的质地也越来
越精致，士大夫、官宦人家以及诸多
文人开始在一些瓷器表面，题写诗
词 和 进 行 绘 画 ，使 其 成 为 馈 赠 佳
品。为了永久保存，便需要一些手
法娴熟老道的艺人将这些字与画錾
刻出来。为了保证其完整性与观赏
性，工匠们便时常在瓷器未烧制之
前已成型的胎坯上，按照诗文和绘
画的墨迹单线刻出，再进行烧制。
这样一来，诗画与瓷器就很好地结
合在一起了，既有纪念意义，同时也
成为当时一种流行审美，这就是最
初的刻瓷技艺。

到了宋代，在瓷胎上刻出花样再
行烧制的技艺已得到较为普遍的运
用。待到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中期
开始，文人墨客在瓷器上赋诗题文成
为常事，而各类瓷器制作已经趋于成
熟。或者是出于对技艺的极致追求，
或者是为了寻求诗词绘画在瓷器上
的最佳呈现效果，直接在已经成型的
器皿，包括瓷瓶、盘、碗、茶具、文具等
上面镌刻作品，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艺
术类型，有的甚至刻在一块白色瓷板
上，再配上红木架子，就成为一件艺
术品了。

朱友麟所在的农工学堂属于官
办，官办的好处还在于能接触到很多
民间见不到的艺术作品，尤其是清代
内廷所藏作品。这就涉及刻瓷起源
的第二种说法：在清乾隆年间，出于
宫廷。后来的著名陶瓷鉴定专家耿

宝昌在所著《明清瓷器鉴定》中曾说，
刻瓷工艺最早见于乾隆年间，光绪及
民国时期较为流行。据说是因为乾
隆皇帝特别喜欢题词，不仅字画，甚
至宋、明两代的优美瓷器，心血来潮
便即兴赋诗，直书于上。为将皇帝的
手墨永世保存，就需要遴选能工巧匠
将其书画作品在瓷器表面雕刻出来，
然后敷着墨色，浸入瓷胎，以求经久
不变。

这些瓷器不仅便于保存收藏，且
兼具“金石趣”和“笔墨韵”，后来逐渐
盛行于民间，常见器物有缸、盆、温
器、茶壶等，随处可见的刻瓷作品，成
为一时风尚。

农工学堂学制三年，毕业后，朱
友麟因成绩优秀，被留校任教。在朱
友麟的自传中写道：“八国联军侵略
北京，庚子以后，我考入了顺天府官
商合办的农工学堂，学堂分别设有雕
漆、刺绣、镌瓷等科目，我选择了镌瓷
科，从师当时从南方聘请来京的华先
生。一年多以后，学堂便改成了‘工
艺局’了（由官商合办转官办，属宫廷
造办处），镌瓷科亦改叫‘瓷工科’，我
仍在学习刻瓷。三年后我学习毕业，
被正式留在学堂任教师，同时还进行
创作。”

这时候，农工学堂的优势就体现
出来了，作为晚清政府官办学校，隶
属宫廷造办处，诸多教职工还兼有为
宫廷服务的性质，就属于宫廷工匠范
畴了。

很多简介材料称朱友麟曾是宫廷
御制工匠，就是专门为皇室制作刻瓷
的，但我们并没有看到朱友麟进入清
宫内廷作为御制工匠的经历，或许在
农工学堂留校任教期间隶属宫廷造办
处的时期，就是这种说法的来源吧。

除教学外，朱友麟还需要付出很
大精力为宫廷造办处服务，制作成
品。他看到诸多内廷所藏珍品，不仅
能完美呈现诗文、绘画的笔法，还能
在线条上突现原作的神韵。这些作
品，为朱友麟打开一扇通向更高艺术
层次的天窗，也因此成就了一位艺术
大师。

辛亥革命后，清帝逊位，隶属宫
廷造办处的农工学堂也停办了。大
多数学生学业都未完成，便纷纷改
业，自此朱友麟也流落民间开始自谋
生路。农工学堂镌瓷科寥寥几届的
学生，大都籍籍无名，后来只有朱友
麟与陈智光成为了刻瓷名家。

旧事历历，据熟悉朱友麟的人
回忆，民国初年，朱有麟与陈智光在
西河沿劝业场二楼设肆营业，以刻
瓷为生。后来因劝业场设肆开支太
大，又搬到东琉璃厂西口路南、海王
村对门“师古斋”旧址营业。两间门
脸，白底黑字匾，东面紧邻文求堂，
再往东是王富晋的“富晋书庄”，专
卖罗振玉印的书，也是从劝业场搬
到琉璃厂的。

如今的北京琉璃厂，还是文化
聚集之地，只是师古斋旧址已是今
非昔比。南来北往的行人，谁料想
百年前，在师古斋里，朱友麟潜心刀
笔，在刻瓷的风格和技法上，得到前
所未有的突破，为其作品逐渐为世
人所知打下了基础。

1914 年，朱友麟作品参展日本
大正世界艺术博览会，获得优胜奖；
1915 年，其作品作为中国艺术品参
加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获得银
质奖章；1920 年，朱友麟又获得加拿
大工业博览会颁发的一等奖。经朱
友麟之手，刻瓷艺术在近代中国的传
统艺术史上独树一帜。

《旧都文物略》“例言”标
明，虽名“旧都”但并不以当时
的北京市区为限，“凡历史上伟
大、有名的建筑或为中外人士
所 必 至 ，均 在 此 书 作 详 细 叙
列”，宗旨在于“阐扬文化，发皇
吾国固有深厚伟大精神⋯⋯亦
资以激励奋发”。因此，其在

《技艺略》里所记述的，往往代
表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艺术特
征。而刻瓷艺术，经朱友麟之
手，传承下来的珍品，后来被称
为“国宝”。

在“师古斋”时期，朱友麟
的刻瓷艺术，在风格和技法上
臻于极致。朱友麟的刻瓷胎
体，大部分都选自上好的景德
镇白釉素瓷，也包括其他的素
色 瓷 片 或 各 种 形 制 的 器 皿 。

“ 工 欲 善 其 事 ，必 先 利 其
器”。非细腻的笔法不足以彰
显中国画在线条上的韵味，朱
友麟与陈智光在用刀上，取南
北两地所长，对刀具进行了改
良。

朱 友 麟 和 陈 智 光 的 老 师

华约三是上海人，南方刻瓷惯
用的工具是钨钢刻刀，而北方
刻师则喜欢錾和锤，刻瓷手法
以小刻刀剔线、用锤击打錾子
镌刻出痕，其效果往往略显粗
糙。他们对南北用刀进行分
析，并结合多年来在瓷器上作
画的经验，将南方刻瓷使用的
钢刀和北方刻瓷使用的钢錾
进行了综合利用，创造性地把
半个米粒大的钻石破出尖来，
镶嵌到细细的铜棍顶端，这就
是后来著名的“钻石刀”。朱
友麟与陈智光创新的这套工
具，在当时非常昂贵和难得。
用钻石刀刻瓷、作画、走线，灵
动流畅，对于线条的粗细、收
放、长短，可随心控制，具有刻
刀剔、錾子錾达不到的艺术效
果。

后来，出于生计，陈智光去
了上海，以象牙平刻为主带徒
传艺，并将北方刻瓷艺术传入
上海。而朱友麟只身留在北
京，亦为生计所迫，偶尔也改刻
一些水晶或玉石等作为谋生

贴补。就在这样的艰苦困境
下，朱友麟从没放弃对艺术的
刻苦钻研和大胆尝试，进一步
创新发展了刻瓷工艺技法，从
雕刻工笔风格走上了雕刻写意
风格的道路。

从技法上讲，朱友麟先在
瓷器釉面上刻出各种印纹，然
后 着 墨 ，再 浸 渍 出 各 种 花 纹
纹线。同时，刻瓷刻线最大的
难点在于瓷器釉面光滑，胎体
很薄，器身表面大多有一定弧
度，在力道上要求极高，精神也
要高度集中。这犹如“刺绣”，
一针一线不得差池。刻瓷，一
刀一笔都不得过度。整个关注
点皆在手上，需手指和手腕配
合协调，心观眼，眼观手，气运
刀尖，人刀合一，让钻石刀在釉
面上一刀一刀缓缓推进，用极
细的点组成柔和纤细的线条。
刺绣与刻瓷，磨的不仅是技术，
也是心性。朱友麟存世的照片
很少，但都能从质朴的穿着里
看到他深沉内敛的气韵，这或
许就是一种境界吧。

中国各艺术门类的成功匠
人，大都有与知名艺术家合作
的过程。文人参与艺术品创作，
无论在内涵、思想及技法等各
个角度，都能给予艺术品以质
的提升。朱友麟与当时诸多著
名书画大家们的相交与合作，
使得刻瓷工艺上升到了一种崭
新的高度。

1933 年，国画大师张大千
由苏州移居北平。无意间看到
朱友麟的刻瓷作品，遂一见倾
心，与朱友麟结为艺坛契友。据
说张大千办画展，总会请朱友
麟挑选几幅画，找几块瓷片刻
画，然后配上架子，作为小插
屏，在画展上同时展出，参观者
络绎不绝。传世有一款《渊明采
菊图》，由张大千创作，经朱友
麟刻在一块瓷板上。画中陶渊
明背面立像，手拈一枝菊花，微
微回首，笔法传神，刀法飘逸，
将“悠然”二字的真谛生动地描
绘出来。

张大千往往在瓷件上直接
落笔画稿，朱友麟奏刀刻錾。要
知道，书画家于纸上只轻轻一
笔，但刻瓷师则要在光洁的瓷
面上以千百刀的细致、深深浅
浅的刀纹，神韵不失地立体呈
现，此水磨工夫非一般人能为、

能及、能成。
朱友麟不仅与张大千相交

甚笃，还时常和齐白石、吴作人、
叶浅予等书画大师、文化名家合
作，其作品往往成为传世珍品。

都说北京有錾刻三绝：即
刻瓷、刻铜、刻竹。其中，刻瓷最
为有名。

刻瓷艺术品表面的墨迹，
需稳定干练的刀法，在深浅、粗
细间显出精神面貌。书画的线
条有其内在的逻辑，而每位艺
术家又都有自己的特色，朱友
麟能在诸多的艺术家笔法中，
瞬间以刀笔呈现出神韵，其质
朴拙厚、洒脱稳健的功力，于不
变的刀笔中奇境横生。优秀的
刻瓷艺人，必须要兼具陶瓷、绘
画、书法及篆刻等多种知识，这
就使得刻瓷艺术的传承非常不
易。

近年来还现世一款瓷板屏
风《山楼清晓》，由朱友麟与于
非闇合作。于非闇工于工笔花
鸟，是中国近现代画史上一位
全面的文人书画名家。此款《山
楼清晓》，朱友麟刻画，于非闇
题词曰：此友麟拟元人笔，友麟
不特工于铁笔，其写山水秀润
天成，允称双绝。从于非闇的题
写中，可以看出他对朱友麟艺

术水准的高度评价，其铁笔与
山水画，堪称双绝。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几乎被人们遗忘、濒临失传
的刻瓷艺术，再次焕发光彩。国
家对于优秀的民族艺术，进行抢
救，在社会上挖掘民间艺人。
1956年，朱友麟、陈智光被请到
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并聘为
研究员，同时被授予“老艺人”的
称号。1957年，研究所为他们专
门配备年轻学员，跟随他们学习
刻瓷艺术。有学员回忆，观看老
师傅刻瓷，各种器具錾子、小锤
子琳琅满目，在各种形状的单色
瓷器或瓷板上，以錾、刻、镌等技
法，刻画出山水、人物之神韵，堪
称是一种美的享受。

朱友麟的作品，曾被周恩来
总理称为“国宝”。如今传世的不
多，有《皆大欢喜》《万年红》等。
其中《万年红》，是 1959 年由吴
作人创作、朱友麟刻画而成，整
幅画设色均匀，浓淡相宜，气韵
绝佳。

1964年，朱友麟去世。大师
级刻瓷艺术家自此远去，但他
留下的技艺，却成为时代的烙
印，在时光里永不磨灭。

（本版图片由刘正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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